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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张 桂
梅与儿童之家的感人故
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
知，全国各地的好心人也
不断向儿童之家捐款捐
物，儿童之家的孩子们，
真正实现了衣食无忧，他
们在张桂梅妈妈的陪伴
下，健康成长，儿童之家
也真正成了孩子们的乐
园。

3
儿童之家从 2001 年

3月成立到现在，已经二
十年了。二十年里，一批
曾经遭遇人生不幸的孩
子在儿童之家成长起来，
有的已经走上了工作岗
位，有的已经结婚成家，
更多的孩子，正在经历他
们人生中从小学到初中，
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
大学的读书时光。儿童
之家在小小的华坪县城
里，每一天都会让孩子们

感到充满了阳光。
岁月可以改变太多

的事物。不变的，是张桂
梅对儿童之家二十年如
一日的守候。

那些正在成长的孩
子们，在张桂梅妈妈的陪
伴下，幸福、健康、快乐。

那些已经长大的孩
子们，无论他们走到哪
里，从事什么工作，都对
儿童之家充满了牵挂。
每次回到华坪县城，他们
都会第一时间向着儿童
之家走去。张桂梅始终
为他们留着床和碗筷，为
他们留着一个温暖的家。

张惠华就是那些常
回家看看的孩子们当中
的一个。2002年，张惠华
7岁，父亲在一家煤矿当
矿工，母亲带着他和弟弟
在家里。一天，来了一群
人，告诉家里的人，煤矿
上发生了矿难，张惠华的

父亲在这场矿难中失去
了生命。一个温馨的四
口之家，从此就失去了顶
梁柱，日子过得很辛苦。
但是，厄运接踵而来，母
亲抛下张惠华和年幼的
弟弟不辞而别。两个孩
子，转眼之间成为无人照
顾的孤儿。他们不会做
饭，一日三餐都成了问
题，饱一顿饥一顿的，只
能到亲戚家去蹭饭。

看到文中特意提到
“平遥汉奸”，我笑道，你
们沁源抗战时期没出过
一个汉奸，就念念不忘平
遥汉奸，不地道啊。老邓
笑道，这叫爱憎分明，沁
源人眼里不揉沙子。

沿门楼旁小路而下，
地上落满棠梨，千年榆树
遮蔽过来，树影婆娑，秋
意渐浓。步出券门，见一
水池，石砌围栏，名曰龙

龟探水。我对老邓说，善
朴不愧是影视基地，把龙
龟故事讲得如此完整，也
是难得。老邓说，善朴还
用讲故事吗？地理使然，
善朴人只不过是顺其自
然罢了。

出村东行，径往善圆
文旅影视基地用午餐。善
圆由一煤矿职工宿舍改建
而成，有民宿、农家饭、蔬
菜采摘、乡村影院等，5月
刚开业。显然，善朴是让
看的、玩的，善圆是让住
的、吃的，印象最深的，是
院子里的小吃摊，有夹糖
子、炒土蛋蛋、打月饼、摊
黄煎等。看到这些当地小
吃，我给朋友讲小时候怎
么去挖沙土，怎么用铁锅
炒黄豆、玉米，讲得朋友兴
起，当即从老乡手中要过
家伙什比划起来，老乡一
旁笑得合不拢嘴。这中
间，老邓给广瑞打电话，说

你老同学来了，到赤石桥
陪他过个周末吧。广瑞在
电话那端爽快答应，他俩
约好在涧崖底见面。我知
道老邓是好意，便既不问，
也不拦，一切由他。况且，
来沁源前我已交代过，走
到哪儿住到那儿，至于怎
么走，怎么住，包括怎么
吃，那是他这个义务向导
的事，只要待在乡下，我怎
么都行。

走出善圆，送走朋
友，换乘宋勇开的越野
车。席间，老邓一再强调
是接风酒，便多喝了几
杯。宋勇问老邓去哪儿，
老邓说了个什么防火通
道，我也未理会。车开进
沟里，越是颠簸，越是困
顿，林间光影陆离，恍惚
有火光移动。强撑着爬
过山顶便昏昏睡去，睁眼
看时，竟是胡
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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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心愿
杨立明

在父亲病床前，他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今生最
大的遗憾是没入党。今天，把你调回太原，你要努
力工作，靠近组织，弥补爸爸一生未了的心愿啊！”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 80年代初。

经历过两年多插队锻炼，在中铁三局汽车运输
处工作了 7年的我，终于在 1983年 9月调回太原，开
启了我在太原火车站工作的人生新历程。

我被分配到候车大厅工作。一个冬夜，轮我值
大班，通宵不能睡觉。又逢月底车站大搞卫生，验
收人员不仅看表面，还要将手伸进垃圾箱里摸，要
一尘不染。一个候车室有 16个垃圾箱，16个痰盂，
仅三名服务员。我们从接班开始一刻不闲。刚组
织完旅客进站，又迎接躺在担架上的重点旅客候
车；一趟列车送走又接续下趟列车开行；回到候车
室放下推子，又拿起抹布……后半夜才做完一半，
又累又饿又困，喝口水坚持，我索性脱掉棉衣，穿着
单衣干起来。第二天早上，卫生终于搞完。

下夜班回到家闷头大睡。午饭时，妈妈轻轻掀
开被子，摸摸我的头竟然发起烧来，我的泪水顺着
眼角流下来。妈妈打量着我：是忍不住苦累的委
屈，还是后悔来新单位？她没有追问，为开导我，她
讲述了父亲艰难的人生。父亲家境贫寒，出生几天
就被卖到城里，17岁到铁路工作，辗转多地，“文革”
时被打成“黑五类”……

母亲的一席话我牢牢记在心里，工作更加努
力，定期写思想汇报，参加各项政治和业务活动，技
术业务比武中，在默画《全国铁路客运站示意图》等
项中取得冠军，被调入车间做行政工作。1985年的
铁道部客运评比中，我将所有生产任务、安全指标
和服务项目的必要指标，全部归纳在一张表格中，
便于提取各种数字，打破以往零散多部台账的格
局，受到铁道部领导认可，车站召开了我的工作经
验研讨会，推举我做巡回演讲，要求全站管理者学
习借鉴。

1985年 9月 17日终生难忘，我站在党旗下举起
右臂入党宣誓，热泪止不住往下流。我深知：入党，
不仅了却父亲一桩心愿，更让我感到肩上责任重大，
新的征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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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6月的一天，阳光灿烂，我期盼已
久的日子终于到来，我被党组织批准成为一名
光荣的中共党员，这段经历终身难忘。

我入党之后，在我的榜样教育鼓舞下，老
伴、儿子、儿媳、孙女经过不懈努力，先后都加
入了党组织。

上世纪 70年代至 80年代，我在太原市北
郊区教育局知青办工作，因工作变动先后向
党组织递交过两次入党申请书。入党心急，
还曾在区委书记跟前哭过一鼻子，他鼓励我
要接受党组织考验，坚持努力。

在教育局，我和王明伟经常骑自行车，带着
简单行李下乡到农村学校指导教学。指导员必
须业务熟悉、不畏艰苦、严以律己，才能推动全
区教育工作的开展。那年，区教育局要将优秀
教师周二货的事迹在全区推广，让我和王明伟
尽快拿出他的优秀事迹展览。

周二货是西山王封公社前西岭学校教
师，热爱山区教育事业，吃苦耐劳，采用多种
教育形式如半日班、带姊妹上学、送字上门
等，不让一个适龄儿童失学，受到称赞。我们
将他的事迹组成三个版面在学校展出，并让各
联校上山现场参观，效果显著。

和周二货日夜相处的日子里，我深受感
染，决心以他为镜子严格要求自己，进一步搞
好本职工作。时隔不久，教育局又搞了一次
全区教育展览，在区政府所在地展览教师创
作的教具，满满摆了两个教室。我和孟繁强
出差到天津，采购展览用的泡沫塑料、壁纸等
用品，坐硬席火车，住小旅馆，不要任何补贴，
最后将一切用品背回太原，尽管劳累，但心里
喜滋滋的。

还有一次考验，是那年春季抗旱时到镇
城大队蹲点。我和打过游击战的老干部何俊
生相随吃派饭，住在百姓家和村民一起田间
劳动。老革命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和群众打
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影响教育着我。我们和村
干部夜晚开会研究打井抗旱，开辟园地实验
自制纸筒育苗，推动了全区抗旱工作的开展。

1978 年 6 月我下乡结束后回到单位，知
青办主任孙继祖告诉我被批准入党的好消
息，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一心向党，终于投入
了党的怀抱，浑身充满无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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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当年入党时
““七一七一””专题专题

不同的生活环境下，人的心愿会不断变化。
参加工作后的漫长岁月里，父亲有一个长期不变
的心愿：就是能够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父亲先后在稷山县下迪供销社、翟店供销社，
以及乡宁县尉庄公社、县药材公司、县科委和县志
办工作，期间曾借调到临汾市和曲沃县搞过“四
清”，再后来调回稷山县政协，负责文史资料编
辑。工作期间，总共向组织递交过 13次入党申
请，几乎每隔两年就写一份。按说，父亲工作上积
极肯干，成绩也很出色，还有过冬天跳河、夏天手
挖塌方土块救人的先进事迹，不同岗位的领导对
父亲的工作能力和表现也都认可，一摞摞或“先
进”或“模范”的奖状可资说明。之所以每次申请
都没能如愿，也没能得到进一步提拔重用，父亲
说主要是我姥爷的社会关系问题。姥爷曾是国
民党战犯，后被特赦，又作为“反革命”被批斗过。

父亲并没因此与姥爷划清界限或与母亲离
婚，也没有对党组织失去信心，而是不断努力工
作，向党组织靠拢，将近 30 年没有停歇。父亲
说，跟他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一个个得到提拔，
但他依然不气馁。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父亲的第 13份
入党申请终于得到组织批准，父亲入党的心愿终
于实现了。

1985年，为抢救姥爷所知所历的文史资料，
经省政协协调，临汾和运城地委批准，父亲从乡
宁县志办调回稷山县政协工作。

1986年我读高中，随父亲在他的宿舍兼办公
室住。有一次，父亲让我看一份稷山县委的任命
文件，兴奋地对我说：“主任科员，相当于县局
级。”这之后，父亲被任命为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
会主任。入党后，父亲浑身充满干劲，经常通宵
达旦工作，白天出去采访搜集资料，晚上编辑整
理，十年内连续主编出刊了近十辑《稷山文史资
料》。退休后仍发挥余热，主编了《稷山财政志》
和《稷山妇女运动史》以及我们村第一部村史等。

父亲工作得很开心，不是图那个微不足道的
“官位”，在乎的是他的工作终于得到党组织的认
可，能够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父亲只有高小毕业，一生有 200多万字作品
面世，获得了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和山西文史巨
擘李蓼源先生的高度赞扬，原因在于经年累月埋
头博览群书。2005年，父亲在病危之际，亲自挑
选自己在国内各级杂志刊物发表的 111篇文章，
以《稷斋史话》结集出版，了却了平生最后一个心
愿。

弥留之际，父亲嘱咐我们：他这辈子最自豪
的事就是入了党，让我们为他立墓碑时，记得写
上他是共产党员……


